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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分别，就是去思考，佛理在人间是
否能真正行得通，比方说，夫妻吵架了，现
在用佛法来解决，夫妻都是上辈子的缘分，
我们要好好珍惜、珍惜佛缘、珍惜人缘、感
情缘。佛陀说了，众生皆具佛性，试想一
下，他陪了我一辈子，我为什么还跟他争
吵？我要用慈悲心来感化他、度化他，好
了，不吵架了，想想太太不容易，想想先生
也不容易，想想两个人走到今天很不容易，
苦在一起，乐在一起，现在一想，解决了，你
这样做是不是真正地在人间用佛法在修
心？化解你们两个人的矛盾，实际上靠的
就是一个慈悲心啊，观世音菩萨最伟大的
心是什么？慈悲啊。老公体谅老婆，老婆
体谅老公，不就是慈悲吗？

学佛人，尽量要停止一切人间的思维，
我们做人不能用人间的思维来考量世界上
的一切，因为人间的思维只能给你带来得
失心，今天我得到了，我失去了，明天我又
得到了，我又失去了，用佛法的理论来讲，
失去了又会得到，得到了又会失去，得失得
失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要修出定，就是止
念。

法师什么都不想，连表情都没有，法师
做什么事情都不去想，你们去问他这个
事情对不对？他不讲话的，他就笑一
笑。就像我们小时候跑过去问爸爸：“哥
哥欺负我，哥哥是不是对的？”爸爸说：

“你们小孩子吵架，都是我的孩子，爸爸
妈妈能说什么呢？”弟弟说：“知道了、知
道了。”然后就不讲话了。现在我们人在
人间也是这样的，你们来问师父，这个事
情是对的，还是错的啊？师父能说什
么？今天是对的事情，过几年说不定是
错的呢，五十年代是对的事情，今天可能
是不对的，中世纪被吊死的人，现在说不
定不该死，那什么叫对？什么叫错？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世界的转换，人
的概念的变革，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啊？过
去女人还裹小脚呢，对不对？当年就叫对，
现在就叫不对。很多人说，我要学习、继承
我们祖宗的所有的东西，那我们的祖宗还
留一个小辫子呢，那现在谁去留小辫子？
对错是根据你的意识形态，你的时间推理，
和你所处的现实环境来决定的，什么叫对
错啊？在家里老婆跟老公吵架，实际上都

没有对错，只是一个缘分罢了。离婚的时
候分财产，能分平均吗？付出的是感情，得
到的是物质，这个物质能够代替你的感情
吗？感情能用物质买来吗？很多男人有
钱，娶了一个老婆，这个老婆根本不爱他，
就爱他的钱，等到哪一天那个男人没钱了，
感情就没了，这就是要你们懂得，在人间什
么叫正确的修心。

有关于学佛和念经上的问题可以咨
询”大华府观音堂“。

大华府观音堂电话：301-683-8831，
240-621-0416 。

地 址 ：1111 Spring Street, Suite 301,
Silver Spring, MD 20910

大华府观音堂十月搬迁，新址：401 E
Jefferson St, Suite 108 Rockville, MD 20850

黄庭坚：人生低谷期，活出高境界
一个人如果不读书，后果有多

严重？
黄庭坚说：
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

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对人则
言语无味。

他认为，三天不读书，处世的道
理会忘掉，人会变丑，说话也无趣
了。

作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江
西诗派的开山之祖，黄庭坚自然才
高八斗，学富五车，与苏轼齐名，时
称“苏黄”。

他的人生之路与仕途，并未因
此一马平川，反而是起起伏伏，走得
异常艰难。

喜爱读书，也擅长读书的黄山
谷，在人生低谷期，活出了高境界。
春风得意时，处之泰然。潦倒失意
时，随遇而安。

少年神童，谪居人间
宋仁宗庆历五年，黄庭坚出生

在江西修水县的一个书香门第。
黄氏家学渊博。黄庭坚的父亲

黄庶，饱读诗书，与王安石同登金
榜。祖父黄湜，老骥伏枥，花甲之年
与苏轼同榜进士。曾祖父黄中理，
办书院，定家规，是一位教育家。

庭坚，是皋陶的字，黄庶给儿子
取这个名，是希望他日后像这位上
古圣人一样正直、智慧，有所作为。

黄庭坚从小聪明过人，堪称神
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别人家的孩
子。

五岁已能背诵五经，先生没做
要求的《春秋》也主动默记于心。面
对考问，他对答如流。

七岁写诗作词，虽显稚嫩，却已
透出才气与早慧。

八岁时作出一首送别诗，思路
清奇，让在场的大人为之惊叹：

青山乌帽芦花鞭，
送君归去明主前。
若问旧时黄庭坚，
谪在人间今八年。
人小，口气大，却也流露出男儿

壮志。优良的家风，为黄庭坚的文
学修养打下基础。

十五岁那年，他随舅父李常出
门游学。那花花世界，充斥着宝马
雕车，蛾儿雪柳，秋波顾盼处，秀色

可餐。
人不风流枉少年，初出茅庐的

黄庭坚迷醉于声色犬马，推杯换盏，
还写下“奴奴睡，奴奴睡也奴奴睡”
这一类的丽词艳曲。

有舅父管教，他并未在酒色间
沉沦下去。作为学者与藏书家，李
常将自己所学向外甥倾囊传授，还
创建诗社，举办活动，邀请文人雅士
前来谈文论道。

在此环境下，黄庭坚有幸结识
各方名流，提升创作水平，还遇到了
人生另一半——文学家孙觉的女儿
孙兰溪。

一个是风流才子，一个是大家
闺秀，两人从“忆我又唤我，见我，嗔
我，天甚教人怎生受”的相恋，走进
门当户对的婚姻。

中国人讲究先成家后立业，家
既成，业始立。婚后，黄庭坚与兄长
黄大临一起参加乡试，双双中举，黄
庭坚还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顶着乡魁的光环，黄庭坚赶往
京城参加礼部会试。他风尘仆仆，
踌躇满志，结果却名落孙山。

回到家里，黄庭坚总结失败的
教训，加上亲友鼓励，三年后又是乡
试第一名。重新进京赶考，冥冥中
和他父亲一样——23岁金榜题名。

三更灯火，十年寒窗。一朝成
名，荣归故乡。

人生犹如桃花扇，黄庭坚手上
这把白扇“唰”的一下被打开。他书
生意气，盼着挥洒在上面激扬文字。

精金美玉，超轶绝尘
黄庭坚的第一份工作，是被分

配到偏远的汝州当县尉。
他讲真话，办实事，带头赈济灾

民，敢用手中的笔为百姓发声请愿
望。

县尉任满，黄庭坚被授予北京
（今大名县）国子监教授。这是一份
编书育人的差事，很适合他，本可以
施展才华，然而——

燕云十六州的失陷让这里成为
边境城市，地广人少，发展滞后。

黄庭坚的公务也因此清闲。借
此机会，他读遍诸子百家野史神话，
写下不少诗词，关于读书、饮茶，也
关于生离死别、参禅悟道。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人生也没

有白读的书，每一步，每一卷，都算
数。

黄庭坚在此谋生时，苏轼恰在
杭州任职。有一次，他顺道拜访老
朋友孙觉，读到老友贤婿的诗文，称
赞其诗“超逸绝尘”，其人更是“精金
美玉”。

这是这对良师益友相交十年的
铺垫。

后来，黄庭坚又被调任德州，顶
头上司是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
一个恃才傲物，一个倚老卖老，加
上立场不同，两人后来搞得水火
不容。

职场相攻的是宿敌，江湖相望
的是知己。宿敌易逢，知己难遇。

那年在德州过中秋，举杯邀月
时，黄庭坚想起挚友黄几复。情至
深处，他执笔写下千古名诗《寄黄几
复》：

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
不能。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
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
折肱。

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
溪藤。

黄几复是他的发小，一起玩耍，
一起长大，后来踏上仕途，终究各奔
东西。

一个在四季如春的南方，一个
在大雪纷飞的北国，两人靠书信保
持往来，情谊不减当年。

遥想青春年少，两人一起春游、
赏花、饮酒……那美好时光，仿佛就
在眼前。夜雨孤灯下，追忆昨昔，竟
已流水十年。

山一程，水一程，不同的旅程，
总会遇见不同的渡口与过客。

黄庭坚被召回京城，升任中枢
机构的京官。除了参与主编史学巨
著《资治通鉴》，还主编《神宗实录》，
因此获得“黄太史”的雅称。

这一时期，他与回朝任职的苏
轼第一次“面基”。他俩志趣相投，
经常交游酬唱，黄庭坚也从此被列
入“苏门四学士”。

两人相差八年，亦师亦友，留下
“苏不离黄，黄不离苏，苏黄写尽天
下诗”的文坛美誉。

有荣光，也就有黯淡，能攀上高
峰，也可能跌落低谷，这才是真实人
生。

漂泊九年，白头归来
人到中年，厄运开始降临黄庭

坚身上。
先是六弟病逝，接着舅父、岳父

相继去世。亲人一个接一个离开，
让黄庭坚深切领悟人生无常，生出
归隐之念。

他提交辞呈，未获批准，又请求
将升职的恩宠转授给自己老母。

老母去世后，黄庭坚再次提
出辞呈，这次，非但未获批准，还
在党争的风起云涌下被贬入蜀。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黄庭
坚没有怨天尤人，而是顺势而为，
开启全新的田园生活，躬耕种粮，
建造房舍，晴耕雨读、自给自足。

农闲之余，他发挥自身所学，
收徒讲学，培养才俊，提升了当地
的文化氛围。

人生，从来都是失之东隅收之
桑榆的过程。

远离官场，与明月清风为伍，他
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在黔州，
黄庭坚创作中国书法史上最长的经
典长卷：《廉颇蔺相如列卷》，令人叹
为观止。

后来又被政治的风云吹去戎
州，他同样既来之，则安之，在这里
建任运堂，造槁木庵。

禅宗所谓修行，是饥来餐饭倦
来眠。黄庭坚行于逆境，从容应对，
该种地种地，该饮酒饮酒。

有一次，朋友邀请他品尝名酒，
他们模仿王羲之“曲水流觞”的雅
趣，边饮酒，边吟诗。

酒杯流淌到黄庭坚面前，他捞
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豪兴赋诗。

当地百姓为纪念这位正直豁达
的文人，后来在溪水边建了一个池
子，取名为流杯池。

逆境的磨砺，最终可以转化为
人生财富。谪居戎州的黄庭坚，不
论诗词还是书法，水平上更上一层
楼。

创作于这时期的《苦笋赋》、《苏
轼寒食帖跋》等作品，经过时光淘
洗，最终成为闻名中外的文物。

伟大的人，能用一颗元气淋漓

的心，从苦难的土壤里种出绚烂的
艺术之花。梵高如此，苏轼如此，黄
庭坚同样如此。

近五十岁开始，黄庭坚踏上贬
谪之路，东飘西荡，岁月悠悠。漂泊
近十年，才有机会重回家乡。站在
久违的厅堂，他叹道：“蛮中九年，白
头归来。”

这次回乡，除了与兄弟闲话家
常，黄庭坚还拜访了诗僧惠洪，参禅
论道，作诗唱和。告别时，他写下两
句偈语，既是当下状态，也有对生命
的深刻领悟：

似僧有发，似俗无尘。
作梦中梦，见身外事。
顺逆一境，笑对风雨
行至暮年，六十岁的黄庭坚再

次踏上离家的路。
他被流放到瘴蛮之地，也是人

生旅途的最后一站——宜州。
不愿与众人伤感辞别，便在夜

里独自出发。长途孤寂，囊中羞涩，
想到屈原、杜甫这些前辈时，他自我
安慰：“我虽贫至骨，犹胜杜陵老。”

这一次，黄庭坚的处境比以往
更加坎坷，革除官职不算，还受当地
衙门监管，连选择居所的自由都没
有。

民房、寺院既已无法容身，他只
能在官府强制下搬回城，租了房
屋，取名喧寂斋。

听起来很古朴，环境也极为
简陋，屋外市声喧杂，屋内夏热冬
冷，一般人难以忍受。

黄老先生却泰然处之，在此
闹中取静，焚香，静坐，品茗读
书，……将心静自然凉的境界发
挥到极致。

他并没有与世隔绝，躲进小
楼一笼统，而是融入当地民众，礼
尚往来，也开门授徒，教化民众。

宜州流传一首歌谣，其中一句
是：“赢得声名留胜迹，开化第一
功。”这是赞颂黄庭坚对于岭南开化
教化所作的功劳。

漂泊异乡，亲友分离，物质艰
苦，精神丰沛，这是黄庭坚的晚年境
遇。

幸运的是，有一位叫黄信中的
年轻人，算是这位大文豪铁粉，自愿
照顾他最后阶段的饮食起居。

止 念 就 是 心 灵 静 坐 （ 上 ）


